
【摘要】 人的社会化问题研究个体在社会环境中的发展过程及其结

果，受到多个学科的高度关注。然而，在人的社会化何以可能这一根本问

题上，长期以来一直存在重大的理论论争。我国心理学家潘菽在他半个

世纪的心理学探索中建立起了独具特色的心理学理论体系。以他的心

理学理论体系为参照，人的社会化领域的一些重大难题尤其是深层机

制方面的问题可以得到比较透彻的解析，并能得出一些具有创见性的

观点。在中国学术界更强烈地意识到文化自觉和理论创新意义的当

下，这些观点在人的社会化研究中所蕴含的学术价值、所凸显的意蕴尤

其丰富而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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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人的社会化（socialization）是由社会学家提出的研究主题。就其最基本的含义而言，人的社

会化是指个体在其出生之后由一个自然人（或者说生物学意义上的人）成长或转变为一个社会

人（或者说社会学意义上的人）的过程。具体主要涉及以下内容：经由家庭、同辈群体、学校、就

业机构、社区、传播媒介等社会化执行者的影响或塑造作用，通过个体自身的能动选择与内化，

个体逐渐获得日常生活的基本经验，接受社会倡导的价值观念，养成适应社会的健康人格，掌

握服务社会的知识技能，最终能够扮演社会所需要的角色，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成员。社会学

所讲的人的社会化在其他学科中也有近似的概念，例如，教育学所称的教化、文化（人类）学所

称的濡化(enculturation)等。

由于人的社会化是在社会教化与个体内化这两种运行机制共同作用之下达成的结果，

因此，在社会学更多地对社会教化机制给予探讨的同时，心理学对个体内化机制的研究则

更多一些。当然，不排除一些社会学家或心理学家对两种机制都有自己独到的研究并形成

相应的见解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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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学术领域，人的社会化研究过程中遇到的最重要的问题同时也是最大的难题

是：人的社会化何以可能？或者说，人的社会化得以实现的根本机制是什么？更具体地说，这

一问题的实质在于：人的心智发展中最基础性的东西是由遗传或生物因素决定的，还是由社

会或文化因素决定的？这就是学术史上著名的“遗传与环境”之争。这一论争已经持续很久

并且时常因某个学科产生重大成果而又再度燃起论争的战火。实际上，这一问题的第一个层

面涉及人的成长或发展的基质问题，第二个层面则涉及更深层的人性问题。

这个最重要的问题或最大难题的产生有其十分特殊的时代背景。20世纪20年代初，达

尔文学说赢得了广泛的接受，生物进化论成为那个时期时代精神的重要部分，这使得一些

学科的学者更愿意偏向于从本能或生物因素寻找人类心理和行为的根本动力源。例如，社

会心理学学科创始人之一英国心理学家麦独孤（William McDougall），精神分析学说的创始人

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青年心理学的创始人美国心理学家霍尔（Gran-

ville Stanley Hal），发展心理学的重要推动者美国心理学家格塞尔（Arnold Lucius Gesell）等，都

是这一方面突出的代表人物。另一方面，由于对这种生物决定论的倾向不满，一些学者关

注并强调社会环境对于人类心理和行为具有决定作用或塑造影响。例如，行为主义的创始

人美国心理学家华生（John Broadus Watson）提出环境说以反对本能说，其环境决定论孕育了

心理学中学习理论流派的诸多形式，而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班杜拉（Albert Bandura）所倡导的

社会学习论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种。出于反对本能说的初衷，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米德

（Margaret Mead）基于田野调查的研究结论高扬文化决定论的旗帜，鲜明地主张人类的心理

和行为主要是社会文化的产物。

人类心理或行为发生发展的根源是遗传或生物因素还是环境或社会因素起决定性作

用？对于这一问题或难题的论争已经持续了一个半世纪之久。经过长期论战之后，大多数人

似乎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识，即认为人的成长发展首先必须以遗传或生物因素作为前提，其

次要受生活于其中的文化环境或社会条件所塑造。然而，这种共识是浅显的。而能够将这两

方面进行高度整合，或者说将生物机制与社会机制加以有机统合的理论视野表达或阐述这种

共识的学说，仍然为学术界所翘首期盼。

对于人的社会化何以可能这一重要学术问题或重大理论难题，从我国心理学家潘菽所建

立的心理学理论视角进行考察和分析，在人的社会化的深层机制方面将可以做出比较透彻的

解析，从而得出一些独特的理论见解。

二、潘菽对人的社会化问题的心理学理论透视

潘菽心理学理论观照的人的社会化问题包括如下内容：一是总结潘菽心理学理论中对于

人的社会化问题的原有论述，或者说，直接阐明潘菽对于人的社会化问题曾经提出过的观点；

二是借助潘菽心理学理论对于人的社会化问题做出进一步分析，或者说，将潘菽心理学理论深

入运用在解决人的社会化问题中。具体内容如下。

（一）关于人的社会化基本内涵的界说

潘菽从社会心理学的视野，尤其是从强调社会对于人的心理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的角度

来看待人的社会化。他着重指出，“任何人在心理上的成长、发展可以说都是一个社会化的过

程。一个婴儿所以成长、发展成一定的一个成人，就是因为经过了一系列特定的社会化过程的

结果”［1］。这是他提出的一个具有前提性的观点。

潘菽进而认为，把人的社会化作为重要研究内容的“社会心理学要研究的主要应该是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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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的全部心理的发展变化及其一般的表现与他所受社会环境的影响的关系。”①并且，他进一

步说明，对人的心理发展和变化所产生的反应及其方式具有影响的社会化因素包括家庭、学

校、师友伙伴、社会地位（阶级、阶层、身份等）、居处（城市、乡村、街道等）、集团、组织、文化、民

族、国家等，而这一切则是社会心理学需要深入探讨和研究的内容［2］。

由此可见，潘菽关于人的社会化的研究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前提预设，即个体成长发展的有

效环境即实际起作用的环境主要是社会环境，而自然环境只是居于次要地位。个体能够成长

发展以及如何成长发展，主要依赖于其所经历的社会化过程［3］。

在人的社会化的具体内容上，潘菽提出了两个实质性的观点，可以在两个层面上体现出来。

第一个层面上的观点涉及人性发展的基质问题，也就是人的社会化的基质问题，核心要点

是：人在与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其潜在的心理能力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在潘菽看来，

一个人自出生之时起，便生活在一种综合性的环境中，这是由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所构成的综

合体。基于人类发展进程的历史角度，潘菽指出，当人类进入到文明时期之后，在其生活的世

界中社会环境便成为了主要方面。而在现代社会里，个体一旦出生就必然开始与社会环境发

生相互作用：一方面，社会环境为个体提供了各种生活条件，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影响；另一方

面，个体也会对社会环境做出种种反应，用行动反馈于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环境。正是在与社会

环境不断互动的过程中，婴儿的身心尤其是心理能力得到了重要的成长发展。潘菽强调，事实

上，个体的绝大部分心理活动能力或智能都是在出生之后发展起来的。然而，值得高度注意的

是，虽然初生婴儿几乎不带有任何心理活动能力，却与生俱来具有一种作用巨大的潜能，即敏

于学习、善于学习。个体一生中所将获得且可以达到较高水平的智能，则要靠这种唯一的巨大

潜能，而此外的其他一切能力都是通过个体积习或习染而获得的［4］。概括而言，在潘菽的理论

视野中，人的社会化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促使个体所具有的巨大的潜在能力得以发展并且充

分地表现出来。

第二个层面上的观点涉及人格模式的形成问题，也就是人的社会化的成效问题，核心要点

是：正是由于人的心理能力的不断提高，其外在的行为表现方式才变得逐渐符合社会的要求。

在潘菽看来，人的社会化过程不仅促进了个体心理活动能力的发展，而且也能够使个体身上仅

存的一些本能行为得以重塑。个体出生之初只能做极少几种本能的动作。随着感官的逐渐发

育，他很快就具有了视听能力，一些欲求已能够通过几种情绪表达出来。这些情形在动物身上

也同样存在，但是重要的区别在于，人的少数几种本能的机体欲求表现方式也会经过社会化的

过程或在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发生一定程度的改变，例如，表现的方式可由直接变间接，由粗鲁

变文雅，由显露变隐蔽，由低级变高尚，由直率变委婉［5］。或者说，个体的人格行为模式在生活

中受到了文化的塑造。概括而言，在潘菽的理论视野中，人的社会化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促

进个体从一个生物人朝向一个社会人的质变。

（二）关于人的社会化理论的哲学方法论

潘菽一直强调，正确的方法论对于心理学的健康发展具有根本性的指导作用。在他看

来，心理学的方法论主要是指心理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因此，不能将方法论与具体研究

方法等同起来。然而，要选择和运用什么样的具体研究方法又必然与方法论的指导作用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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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6］。实际上，任何一种学科理论都离不开哲学的指导，而其中又会不同程度地呈现出某种

价值取向。

潘菽指出：“心理学是研究人自己的一门主要学科，而要研究人，就必须首先对人的实质问

题有一个基本正确的看法，这样才能使心理学研究找到一种恰当的出发点。”［7］潘菽关于人的社

会化的心理学理论中的哲学观和价值论，用他独特的理论表述就是人贵论。人贵论就是“认为

世界上人最可贵、作用最大的一种理论”［8］。这种既是哲学观又是价值论的人贵论表现出了充

分强调人的主体性、人的地位和作用的思想内涵和价值取向。

基于长期的探索研究，潘菽指出，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中有一种关于人的实质的正确思

想，他将其总结为人贵论。根据潘菽所做的文献考证，中国最早的史书《尚书·泰誓》中写道：

“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这是中国古代思想家一直宣称的“人为万物之灵”的最

早表述。而《孝经》中“天地之性（生）人为贵”，《孙膑兵法·月战》中“问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

王充《论衡·诘术》中“夫人之在天地之间也，万物之贵者耳”，《曹操集·度关山诗》中“天地间，人

为贵”，王夫之《尚书引义·洪范三》中“天地之生，人为贵”等，都是人贵论思想的代表性表述。

中国古代思想家几乎没有一个不把人和禽兽明确区分开来的。这种观点成为中国整个古代思

想中一直绵延不绝、传承至今的最独特的传统［9］。

人贵论的基本思想在于，在世界万物中，人是最可贵的，能起最大作用的，而人的可贵之处

则在于其有智慧。因此，人贵论和“人为万物之灵”的思想具有同义性。

潘菽认为，在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中蕴藏着一些重要的、闪烁光辉的理论，但人贵论则是

最根本的一种。原因在于，如果不懂得人的独特和宝贵，就不可能在对于人的研究上具有正确

的立场和观点。如果把人仅仅看作动物，把人等同于一部复杂的机器①，那就不可能对人形成

本来应有的科学认识［10］。

潘菽强调，从心理学的视野来看，人之所以最为可贵，主要是因为人能够有发展到很高程

度的心理活动，而心理学正是研究人之所以变得最可贵的实质所在的科学。因此，人贵论是心

理学最为需要的一种根本思想。“没有这样的认识，就会把人和动物以至一般生物混作一谈，以

致使心理学模糊了或完全忽视了自己最核心的课题”，而“心理学如果看不到人是世界万物中

最可贵的东西，就会忽视它自己的一项最重要的任务，即阐明人的最重要的本质特征和所发挥

的最重大作用。”［11］

可以说，潘菽以人贵论这一哲学方法论作为指导，在他关于人的社会化的心理学理论视野

中，始终把具有高度发展的智能看作人类与动物相区别的本质特征，并具体将这种观点贯彻到

他关于人的社会化理论的各个层面。于是，他便合乎逻辑地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化过程不仅

是促进人的智力潜能得以高度发展和展现的决定性条件，而且是促使个体从一个自然人发展

变成一个社会人的最重要力量。

（三）关于人的社会化的主体机制的理论

人贵论作为哲学方法论，在探讨人的社会化问题时解决了应该重视人的最重要的主体性

即人的潜在能力、人的最大作用的研究价值取向问题，而对于人的社会化得以具体实现的主体

机制问题，潘菽则是通过另一个重要理论视角来加以解释的。

人的社会化的一个前提性理论难题涉及主体性的机制问题——人性的形成，具体而言，心

理或行为发展的根源在于遗传基因的作用还是在于环境教化的作用，或者说，生物性因素和社

会性因素哪一个是决定性的力量？潘菽对于人的社会化理论的一个独特贡献得益于他在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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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效地解决了关于人的发展的最重大难题时所发展的实质理论。这也正是潘菽心理学思想

中极其深刻的地方，同时也是最具有创新性的地方。

在20世纪40年代，潘菽就已经初步形成了性习论的思想雏形。当时心理学界存在两种

极端倾向：一是一些人滥用本能概念，视之为一切行为的根源；二是一些人反对本能概念，认

为一切行为的根源在于学习过程。在潘菽看来，习得行为与非习得行为之间存在区别不可否

认，因此，必须用相应的概念加以分析说明。他指出：“动物的一切行为都是发展的过程的产

物。但发展的过程有两种，一种是学习，一种是生长。由学习而养成的行为叫做习得的行为，

由生长使有关的器官达到成熟而形成的行为可以叫做生成的行为。这两种不同的行为在发

展这一点上是相同的、统一的，仍是两种发展的性质上颇不相同的行为，在事实上需要加以区

别，而不能混淆。”［12］

潘菽在对国外心理学理论关于人的发展问题有关论争的思考中，基于对中国古代心理学

思想的综合和探新，提出了一种非常有价值的理论——他称之为性习论。潘菽指出，性习论是

中国古代关于人性的形成与发展的理论，所探讨的基本问题是人的机体特性的具体表现是怎

样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根据潘菽对有关文献的研读和梳理，《古文尚书·太甲篇》中有“习与性

成”之说。传说是商代伊尹对年轻君主太甲的诫言。清初王夫之将其解释为：一种习形成的时

候，一种性也就与之一起形成了。所谓“习”，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在一定措施和一定教导条件

下的有意学习；二是指习染，即一个人在生活实践里与他人交往中所获得的经验积累和智能增

长。所谓“性”，也就是人的性能，指人的能力、创造性、技能、知识、性格等①。

在潘菽看来，“习与性成”是我国古代思想家讨论得最多，十分可贵的科学论断，有待进一

步发扬光大［13］。根据他的研究，孔子就很重视习与性的关系，且十分强调“习”。例如，《论语·
货阳》中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孔子家语》曰：“少成若天性，习贯（惯）如自然。”在春秋战

国时代，“习与性成”是一种流行的思想。到了汉代仍然流行。宋明清时期也有一些思想家对

其做出了自己的阐释，从不同角度加以发展［14］。

潘菽指出：“习与性成”是心理学所需要的一种基本观点，有可能使心理学上一直纠缠、苦

恼着许多人的所谓遗传与环境问题得到圆满解决。而解决问题的主要途径就在于确认所

谓的“性”有两种：一种是由生长而来的生成的性，也可以称为生性；另一种是人出生以后

由学习或习染而来的习成的性，也可称为习性。在人类心理中，生性只有很少几种，习性则是

大量的［15］。因此，人类通过学习而发展其心理能力的可能性实际上是无限的。

潘菽还进一步深刻地指出：如果没有一定的“生性”作为内因，就不会有某种“习性”的发

展，这就是“习性”和“生性”的辩证关系。这里的深层意涵在于，人的社会化是以自然因素作为

基础，经过社会学习和社会实践而成就的。但总的来说，无论“生性”还是“习性”，都是一定的

（简单的或复杂的）发展过程的产物。既然如此，人在整个一生中，已有的“性”都会随着一定的

发展过程而改变——消亡或增强，且还可能形成新的“性”，而绝不会一成不变［16］。这里更深层

意味是，人的社会化是持续一生的不懈过程。

三、总结与评论

潘菽历来主张若想使心理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首先必须把事关这一学科全局的基本

理论问题阐释清楚，他将此看作心理学能够得以健康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故此，他长期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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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心理学基本理论的研究，并努力推动理论心理学的发展。而在人的社会化这一重要领域的

探索方面，潘菽也同样充分地表现出其一贯主张的理论逻辑的演绎进路。

对于人的社会化这一领域的内涵和外延，潘菽给出了自己的独特界说，人的社会化的基本

意涵包括：从基质变化上说，社会化可以促进人的潜在心理能力得到极大程度的开发；从外在

成效上说，社会化可以促进个体的人格模式或行为方式变得符合社会规范的要求。

潘菽以人贵论作为心理学理论研究的哲学方法论，从而在根本上区别于西方传统心理学

的生物学取向和机械论取向来研究人的哲学方法论，确定了从尊重人的至高尊严价值、主体能

动作用的角度来认识人的成长和发展的基础和规律的价值论取向。而人与生物和机器的最根

本不同之处就在于，他具有潜在的可以达到高度发展水平的心理能力。这一点对于解答人的

社会化之所以可能这一问题则是关键性的。

潘菽从习性论出发，破解了心理学尤其西方心理学发展进程中一直存在的关于人的心理

发展根源上遗传与环境（或生物性与社会性，或本能与教化，或先天与后天）之间关系的难题，

深刻地回答了关于人的社会化之所以可能的主体机制问题。这是潘菽心理学思想中的独到之

处，也是中国心理学家对于世界心理学甚至更广泛学科的学术难题上的理论贡献。

建立中国的心理科学是潘菽由来已久并长期努力的理想目标。早在20世纪30年代①，他就

提出关于学术中国化的主张［17］，并努力倡导心理学要开展切合中国实际、能解决现实问题的研

究。他指出，我们需要的心理学，不是一种超然的东西，不能与社会实际脱离关系。换句话说，不

能把德国的或美国的或其他国家的心理学尽量搬来了就算完事。我们必须面对我们自己所要研

究的问题。研究心理学的理论方面应该如此，研究心理学的应用方面更应该如此。……所以我

们不仅要在中国提倡应用心理学，还要把应用心理学应用于中国［18］。可以说，潘菽在很早的时候

就从对心理学学科发展状况的深刻思考和问题意识中产生了鲜明的文化自觉。

1949年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潘菽更进一步明确和完善了他关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

心理学学科的主张及其践行方案［19］。他的文化自觉不仅在思想上更加成熟，而且在践行中形

成了相关的成果。

今天，在中国学术界更强烈地意识到文化自觉和理论创新意义，尤其是强调努力构建中国

特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时候，潘菽的先驱性思考与探索，具体到本文主题而言，

他的有关思想在人的社会化研究领域产生的学科价值及其做出的学术贡献，凸显的不仅仅是

治学启迪，更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深远的时代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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